
云冈石窟中大量出现的“二佛并坐”和“文殊问

疾”雕刻画面，是北魏佛教流行《法华经》和《维摩

诘经》的结果。佛教认为，《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五

十年说法的最后至极教理，因而流传中国很早。西晋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就译出《正法华经》。至

云冈石窟开凿（北魏社会繁荣期，公元5世纪中叶）

前的近200多年中，又经过数译，其中以姚秦时鸠摩

罗什于弘始八年（406年）所译《妙法莲华经》流行

最广。云冈石窟雕刻了近400处“二佛并坐”造象，

其根据就是《法华经》中的《见宝塔品》内容。以此

宣传、教育佛教徒去实践法华思想。在“文殊问疾”

画面中，雕刻了文殊菩萨和“维摩居士”对坐的形象，

其中以着世俗装（头戴尖顶帽，身穿对领长衣）并手

执尘尾坐于床榻形象出现的维摩居士（其佛理道行

之深足以与文殊菩萨论道），成为广大在家修习佛道

的善男信女之榜样。佛教试图以这一形象呼唤更多

的社会人士参与佛教的信仰和传播。这是云冈塑造

“维摩居士”最直接的目的。

1. 二佛并坐

二佛并坐的佛经根据是《法华经》，全名《妙法

莲华经》。西晋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是《法华经》

流行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由于《法华经》是释迦牟尼说法达到最高层次时

（第五时）佛教含义最深邃的经典，故鸠摩罗什非常

重视它的传播和流行。在译出《妙法莲华经》后就命

令数位门下（如僧肇、道融、道生、聂影、慧观等）

或宣讲，或造注疏。流传最著名的注疏有法云著《法

华义疏》八卷。

《法华经》全书二十八品，其中心内容是第二方

便品、第十四安乐行品、第十六如来寿量品和第二十

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四品。按照唐代妙乐大师湛

然的说法，得此四品的大义，便能了解全经的纲领。

但这些所谓《法华经》的主要内容很少被早期佛

教艺术形式所采纳，因此，几乎见不到这些内容在佛

教石窟寺或其他佛教艺术中的身影。而第十一见宝

塔品，则在早期石窟寺中是常见的《法华经》表现内

容，其形式就是二佛并坐龛。在云冈，这种造像龛是

石窟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

第十一》经文摘要如下：

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二百五十由

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

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

云冈石窟中的二佛

 并坐和文殊问疾

张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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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 世界，国名宝净，彼

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本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

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

塔庙，为听是经，考试涌现其前’ ⋯⋯”

尔时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悉已来集，各个坐

于师子之座，皆闻诸佛，与欲同开宝塔，即从座起，

住虚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于是释迦

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声音，如却关钥，

开大城门。

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

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

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

尔时四众等，见过去无量千万亿劫灭度佛说如是言，

叹未曾有。以天宝华聚多宝佛及释迦牟尼佛上。

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

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

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尔时大众，见二如

着袒右肩袈裟。佛像的装饰比较简单，除头的后背有

一个不明显的光圈外，没有雕刻身光，因此龛内空间

显得朴素干净。佛像龛的雕刻也表现了简单化的特

点，素面龛楣为浅浮雕七坐佛，龛两侧素面立柱顶上

束帛，龙头反顾立帛之上。龛外雕刻浅浮雕胁侍菩萨

以及供养天人等。

按照石窟分期，云冈第5、6窟，7、8窟，9、10

窟等属于中期洞窟，这些洞窟不仅在洞窟形制上有

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壁面设计布局和雕刻内容上

也有了充实和变化。表现在二佛并坐佛像龛的安排

上，更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将“二佛并坐”龛作为主像置于雕刻正壁

（北壁），使这种题材的造像成为洞窟中举足轻重的

重要内容。第7窟后室北壁主像就是高3.75米、宽

4.50米的二佛并坐圆拱龛。造像虽然风化严重，但

不失宏大庄严。第9、10窟前室明窗两侧的二佛并坐

龛，尽管不是主像位置，但其突出的位置优势，使其

图一  二佛并坐 （第10窟前室北壁）

来在七宝塔中，师子座上结跏趺坐，各作

是念：“佛坐高远，惟愿如来以神通力，令

我等辈俱处虚空。”即时释迦牟尼佛，以

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以大声音普

告四众：“谁能于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

华经。”

经文内容说明，早以前（过去东方无

量千万亿阿僧 世界）就成佛灭度的多

宝，在作菩萨时就作了以后“有说法华经

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

的誓愿，今天是为听释迦牟尼佛讲《妙法

莲华经》而来。可见，“见宝塔品”并非

要说明什么佛教义理，它的存在是以宣

传《法华经》为己任的。由此我们似乎明

白了为什么在佛教艺术的表现中（包括

云冈石窟），多见二佛并坐形象的实际意

义。

云冈最早期的“昙曜五窟”，虽然没

有将二佛并坐龛作为主像安排于正壁，

但在洞窟中东、西、南壁的不同位置上，

已经普遍雕刻了这种造像龛。这些二佛

并坐造像龛形，呈横向长方状。龛中二佛

像并排面向正前方，均举右手于胸前，左

手握着表示传承佛法的“法衣”。与其他

早期造像一样，佛像高肉髻，面相丰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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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们经常瞻仰的重点对象。

——为了突出二佛像，在雕刻技法上将龛的深

度进一步加大，使佛像的身体更加突出，立体感更

强。同时将二佛像跏趺坐位置作了适当调整，从以往

二佛并坐为“一”字形，调整为二佛并坐为“八”字

形，并使二佛像的身体向前倾斜，佛像间产生了强烈

的空间动感，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佛像龛艺术装饰绚丽多姿。在第9、10窟前

室北壁明窗两侧，都雕刻了装饰华丽的二佛并坐圆

拱龛（图一）。佛像着袒右肩袈裟，右手举胸，跏趺

坐于同一须弥座上，头光背光饰以“火焰纹”和“飞

天”造型，二佛像间雕刻了护法的力士和供养天人。

圆拱龛楣由坐佛像和内外两层相对聚中的飞天组成。

龛两侧龙头反顾下的胁侍菩萨由力士承托。

二佛并坐龛在云冈晚期依然是洞窟中重点反映

的造像内容。这个时期造像中的二佛并坐龛，仍然保

留了位于洞窟正壁的做法，这种保留与中期洞相比，

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部窟群的25个晚期中心

洞窟中，有多达11个洞窟北壁的主像为“二佛并坐”

龛。由于洞窟规模日益缩小，这时的二佛并坐龛虽然

有很多占据了洞窟的主像位置，但其绝对规模已无

法与中期大型二佛并坐龛相比了。在佛像佛龛的装

饰上，晚期二佛并坐龛明显不如中期造像那样华丽

而内容丰富，似乎又返回到早期造像的朴素无华状

态。在佛像体态和服装方面，这个时期的二佛并坐佛

表现的要求。据《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于公元465

年去世，时年24岁的皇后冯氏被尊为皇太后，临朝

听政。在其后的25年里，虽然有过短暂“不听政事”

阶段，但在大部分时间中，其作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而临朝听政，甚至是“大权独揽”。在北魏既有皇帝

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情势下，不少皇室亲贵并称冯

氏和孝文为“二圣”。反映在当时所建最大规模的佛

教石窟寺中，云冈石窟建造了一系列的“双窟”，以

象征政权形式中，不仅有皇帝，还有太后的实际。与

此同时，二佛并坐龛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它的象征

意义丝毫也不逊色于双窟。这大概也是二佛并坐龛

在云冈石窟大量出现的一个理由。

2.文殊问疾

文殊问疾的画面，根据《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利

问疾品第五》所塑。据称，维摩诘原来是东方无垢世

界的金粟如来，于释迦佛在世之时，自妙喜国化生于

毗耶离城为居士（有着很多财富的财主），以“委身

在俗”，时机“辅释迦之教化”。当时，佛应五百长者

子之请，于毗耶离城中的庵罗树园说法，维摩示病不

往，佛欲派遣其弟子和诸菩萨们前去看望，但大家都

畏于维摩的善辩而纷纷推辞。最后只有文殊菩萨受

命前去看望问疾。维摩诘随机说法，辩才无碍，乃成

一经妙义。云冈石窟所塑造的“文殊问疾”画面，表

现的就是这一特定情节。

《维摩诘所说经》源于印度，但在那里并未发现

图二  文殊问疾 （第6窟南壁）

像与同时期的其他佛像一

样，溜肩而面型消瘦。着

褒衣博带服装，宽大的服

装已将结跏趺坐时置于腿

上的脚全部遮掩。五官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双眼

细长、鼻梁直峭、嘴角上

翘，佛像笑容满面而显得

和蔼可亲。

二佛并坐在云冈石

窟所以被塑造得格外突

出，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在

北魏发展期大肆“法华”，

而早期洞窟已大量雕刻这

种造像龛的原因，另一方

面，也表现了北魏封建政

治处于特殊形势下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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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维摩的造像，更谈不上表现“文殊问疾”的维摩和

文殊之对坐形象。也就是说，维摩的形象，是在《维

摩经》传入中国后出现在中国的。佛教石窟最早塑造

的维摩形象，出现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北壁11

号壁画上，据认为产生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左

右。此后不久，云冈石窟就产生了维摩的形象，且是

最早以石质浮雕形式出现的维摩形象，并是依照《维

摩诘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塑造为与文殊的

对坐形式。

依云冈分期说，最早的文殊维摩对坐形式，应是

雕刻于第7 窟后室南壁窟门两侧的维摩和文殊的形

象。这种将维摩居士和文殊菩萨对坐的形象分开雕

刻于窟门两侧的格式，在较晚的洞窟中，又塑造在佛

龛的两侧，使文殊、维摩两者形象间，出现佛的形象。

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是早期维摩、文殊对坐格式

的转移（由窟门两侧转移到佛像龛两侧），另一方面

是使释迦形象出现在维摩文殊对坐间，以突出佛形

象的发展和延伸。雕刻在第6 窟南壁明窗与窟门间

“文殊问疾”大龛（图二），是体现这一思想的代表，

同时也是云冈表现维摩文殊对坐形象最隆重突出的

一例。整个像龛以中国传统瓦垄屋顶覆盖，画面中心

是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佛，其右手举胸呈

说法印，着褒衣博带，形体高大、挺拔、安祥。佛左

侧为维摩居士，他头戴尖顶帽，身穿对领长衣世俗

装，右手执尘尾上举，身姿微微后倚，以左手扶床榻

而坐。眯眼微笑和下颌呈三角状“山羊须”等形象特

点塑造，都显现出智者的特点。我们看到，除明显雕

刻出维摩居士所坐床榻及其菱形格靠垫外，周围的

侍者等形象皆较小而置于床榻后。这体现了经文“尔

时长者维摩诘⋯⋯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

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的内容。释迦佛右侧为

文殊菩萨，他头戴宝冠，短衫长裙，形象塑造与云冈

同时期菩萨形象一致，所坐床榻与维摩所坐相同，形

成双双对称格式。

以“文殊问疾”内容塑造的维摩文殊对坐说法

像，自云冈石窟大量产生以后，在诸如龙门石窟等

佛教石窟艺术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维摩诘所说经》重点宣传佛教“空”的思

想，其中“文殊问疾品”中文殊与维摩对话的内容主

题亦为“空”。经曰:

文殊师利言: “居士此室何以空无侍者？”维摩

诘言: “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又问: “以何为空？”

答曰: “以空空。”又问:“空何用空？”答曰: “以

无分别空故空。”又问: “空可分别耶？”答曰: “分

别亦空。”

《维摩诘所说经》作为大乘佛典的代表作之一，

经文中的思想与中国老庄哲学所倡导的“无”的思想

相通，是文人士大夫当时的基本教养所在。

二是维摩、文殊问答场面，符合魏晋以来就形成

的好清谈的风尚。所谓清谈，就是“手执尘尾，口谈

玄虚”。玄虚即是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

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清谈成为豪门士族

最热衷的事情，一方面是文人居士的自我炫耀，另一

方面是对政事、人物进行品评的风气所致。而《维摩

诘经》深刻阐发了般若性“空”的理趣和“不住生死，

不住涅 ”的“菩萨行”。“此经自鸠摩罗什重译之

后，被玄学家们奉为同《易》、《老》、《庄》‘三玄’并

列的‘四书’之一，推进了玄学从‘道玄’向‘佛玄’

的蜕变和发展”。“文殊问疾”是维摩居士与文殊菩萨

的问答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清谈”的社会

风尚非常吻合。因而，石窟造像中维摩居士就以手执

尘尾、口谈佛法的形象出现了。

三是维摩作为形式上的世俗居士而取得佛法成

就，成为社会普通佛教徒追求的榜样。有家室、田宅

的维摩诘“虽明佛法，常乐世典”，被喻为“火中生

莲华”，是在家修行的“居士”，是“不思议解脱”的

典范。使社会上更多的在家修行“居士”看到了自己

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佛教在当时的不断发展壮大有

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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